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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暖的拥抱
南开区五马路小学
四年（5）班 王奕僮

泪光中的诗
河北区育婴里小学三年（5）班 张景轶

泪落卷柏
和平区耀华小学五年（10）班 张璟瑜

甜甜的泪水
和平区鞍山道小学
五年（8）班 高佳怡

这一刻，我流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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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的自习课上，教室里安静极
了，静得能听见空调的嗡嗡声和笔尖划
过纸面的沙沙声。

可这份安静并没有让我静下心
来。我握着笔歪着脑袋想题，眼神却溜
走了——被邻桌那个粉红色的小本子
吸引住了，它亮闪闪格外扎眼。
“这是你新买的吗？快让我……”

这时，坐在斜后方的值日班长宁宁冷冷
地打断了我的话：“别说话！”她皱着眉
头看了我一眼，又低下头奋笔疾书。我
顿时感觉心里堵得慌，用力压平作业
本，小声嘟囔了一句“又没跟你说话”。

从一年级起，我和宁宁就是班里的
体育队长，一直是最好的搭档。每天早
上的清风总是先跟我们打招呼，再吹向
后排的队伍。虽然去年我当上了中队
长，可今年我不仅没再次当选，还跟“优
秀学生”擦肩而过；而宁宁却在大家敬
佩的目光里拿到了这份荣誉。想到这
些，我一个字也写不下去，笔在纸上漫
无目的地画着，心里像缠了一团解不开
的绳子，越勒越紧。

下课铃响了，小组长催交作业的声
音像蜜蜂一样嗡嗡绕在耳边。我手忙
脚乱地草草写了几笔，赶紧交了本子。
作业总算是应付过去了，可心里的绳子
一点儿也没松。

就在这时，宁宁椅子上的坐垫跳进
我的眼睛里。瞬间，脑子里像钻出一个
小恶魔，在我耳边喊：“她不在屋里，
快！”我一把拽起那个垫子，狠狠摔在地
上，又气呼呼地踩了一脚。

白色的垫子上留下一个灰扑扑的
脚印，可我心里并没有觉得痛快，反而
更难受了。

很快，班主任知道了这件事。我站在
她面前，手指紧张地捏着衣角，心像小鼓
一样扑通扑通地跳。“你这样做，对吗？”老
师的声音很轻很柔。不知道为什么，听了
这句话，我的鼻子一下子就酸了。
“我就是……一时生气没忍住……”

声音刚出口就变了调，眼泪啪嗒啪嗒掉
了下来。老师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膀，然
后一边拉我走出教室，一边喊宁宁过来。

我站在走廊上，心乱得像被风吹散
的落叶，低着头不敢看前方。

宁宁走过来了，我偷瞄一眼，她的
脸上没有生气，也没有嘲笑。我张了张
嘴，可眼泪先跑了出来，“对不起”三个
字却死死地堵在嗓子眼里，怎么都挤不
出来。我急得满脸通红，觉得自己糟糕
透了。
“没关系，没关系！”宁宁笑着伸手

抱住了我。我把脸埋进手心里，哭得更
厉害了。眼泪哗哗地流，可这一次，不
是因为生气，也不是因为委屈，而是心
里那团解不开的绳子，突然松开了。

那个拥抱很温暖，像一阵柔风，轻
轻吹散了我心里的阴霾！

指导教师：杨宇

“大……大家好。”上周一，教室静
得可怕。我站在竞选班干部讲台上，
几十双眼睛像星星一样盯着我。

刚说第一句，我的大脑突然一片
空白，准备好的竞选词全飞走了。我
张张嘴，一个字也挤不出来，手心湿漉
漉，双腿像装了弹簧一样发抖。就在
这时，眼角一热，一颗泪珠“啪嗒”掉在
讲台上。

这已经不是我第一次因为竞选而
哭。前一天晚上，我对着卧室镜子一
遍遍练习。可是，每次说到一半便卡
住，我气得把稿子摔地上，眼泪哗地涌
出来，既委屈又恼火。

妈妈好像听到了什么，推门走进
来，拉我到床边坐下，轻轻握住我冰凉
的手：“妈妈小时候第一次站在台上，
双手抖得话筒差点儿掉了，最后‘哇’
地哭了出来。”我愣了一下，破涕为
笑。她替我擦掉眼泪，鼓励地说：“害
怕很正常，明天只要你站上讲台，就已
经赢了。”

妈妈搬来小板凳坐在床边当观
众，一遍、两遍、三遍……我嗓子都哑
了，可还是会忘词。妈妈却不着急，竟
竖起了大拇指，眼睛弯成月牙：“再来
一遍，就差一点儿了。”直到我能完整
背下来，已经是半夜时分了。

现在站在讲台上，我的眼泪又一
次滑了下来，咸咸的，流进嘴角。我抬
眼看见同学们平静的眼神，心里忽然
涌上一股热流，我告诉自己不能这样
轻易认输，一定要坚持到底。

我深吸一口气，重新用发抖的声
音一个字一个字地说：“老—师，同—
学—们，大家好！”虽然声音还在颤抖，
但我却越讲越顺，那些练习过无数遍
的话，像泉水一样从心里“咕嘟咕嘟”
涌出来。

当我深深鞠了一躬，教室里响起了
掌声，声音不大但很暖心。班主任朝我
微笑着点了点头，目光里满是鼓励。

投票结果公布了，我没有选上。黑
板上投给我的只有寥寥几票，像秋天树
上剩下的几片叶子。我的眼泪又不自
觉地流了下来，一滴，又一滴——这次
是失落，但更多的是一种轻松。

可这一次，我看到了自己的改
变。因为我知道，我不再是那个一上
台就想放弃的小女孩了。我撑住了，
我说完了，我战胜了那个胆怯的自己。

这一刻，泪水滑到嘴角，我偷偷尝
了尝，咦？竟然是甜的！原来勇敢之
后的眼泪，是会变味道的。

指导教师：周庆轩

上周的诗歌课上，我写下“如果时
间能带我回到过去”，笔尖突然停住了。

我的眼圈微微一红，一滴眼泪啪
嗒掉在纸上，晕开一朵小小的墨花。

老师正走到我身边，轻轻地问：
“怎么了？”我摇摇头，可心里那扇门，
却悄悄打开了。

不久前，天津美术学院的一位老
师来给我们上诗歌课，让同学们介绍
自己的名字，并说说喜不喜欢。轮到
我时，我嘟着嘴说：“不喜欢！弟弟的
‘淳’字形容味道浓厚，而我的‘轶’还
有散失的意思，像没人疼似的。”

老师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下
“轶”和“淳”，解释说：“‘轶’是去声，短
促有力，像掷地有声的石子；‘淳’是阳
平，悠扬上扬，像缓缓流淌的小溪。”她
笑着对我说，“爸爸妈妈给你起这个名
字，是希望你像石头一样坚强稳重，弟
弟则像溪水一样灵动温和，你俩加在
一起，才是最美的风景。”

我愣住了，眼眶热热的。原来
“轶”字藏着父母的期许，我第一次觉
得自己的名字闪闪发光。

今天这节课，老师让我们写“时
间”。我握着笔，眼角的疤仿佛隐隐
作痛——那是弟弟两岁时发生的

事。那天我和他抢玩具，他抓起积木
一挥，我的眼角被划破了，血珠直
冒。当时我疼得哇哇大哭，心里恨死
了这个“小坏蛋”。

可是现在，当我用心写诗时，笔尖
却自动跑出了这样的句子：“我的眼角
有一道疤，是弟弟弄的。如果时间能
带我回到过去，我一定不让弟弟碰到
我——这样，他就不会因为弄伤我而
难过，也不会被爸爸妈妈批评了。”写
着写着，弟弟追着我喊“哥哥、哥哥”的
样子，忽然跳进了脑子里。

写到这儿，我的眼泪一下子涌了
出来，止都止不住。原来我从来都不
是真的讨厌弟弟，只是害怕爸爸妈妈
爱他比爱我多。其实弟弟早就忘了那
道疤，他每次见我放学回家，总是会扑
过来抱我。那一声软软的“哥哥”，比
世上所有名字都要温暖。

老师看了我写的诗，竖起大拇指：
“诗里充满了哥哥对弟弟的爱。”我透
过泪光，看见老师温柔的笑容，也看见
窗外的阳光洒在课桌上，暖洋洋的。

这一刻，我的视线模糊了，眼泪又
一次落下来，落在诗句上，也落在了心
里最柔软的地方！

指导教师：徐美美

泪水滴在卷柏干枯的叶片上——
那一刻，我后悔极了！

教室窗台上，摆着一盆不起眼的
卷柏，是男生小杉从家里拿来的。不
过，同学们都嫌它长得丑，平时连值日
生都懒得浇水。

小杉性格内向，课间总是独自坐
着，像粘在椅子上。不少同学爱拿他
打趣，我也跟着笑他“木头人”，也从不
主动说话。

上周三，班主任通知学校要评选
“最美教室”，推选一盆植物参赛。大
家围着绿萝、多肉叽叽喳喳，唯独卷柏
被晾在角落。“这卷柏像枯草似的，扔
了吧！”我作为值日组长，打定主意午
休就把它丢进垃圾桶。

午休时，我瞥见小杉站在窗台
边。他攥着小喷壶，轻轻给卷柏喷水，
指尖拨开蜷缩的叶片，神情专注得像
照顾熟睡的婴儿。“不就是快死的草
吗？”我语气戏谑。他身子一僵，脸腾
地红了，默默把花盆挪到阳光处，悄悄
回了座位。我无趣地耸耸肩，暂时放
下了扔它的念头。

下午放学前，一阵大风撞开窗户，
卷柏“哐当”摔在地上，花盆裂成两
半，泥土撒了一地，根须裸露。同学们
围过来拍手笑：“这下不用扔啦！”我心

里暗想：这麻烦总算解决了。
喧闹过后，只见小杉拿着纸巾和

空塑料盒，蹲下身小心翼翼托起卷柏，
用纸巾裹住脆弱的根须，再把泥土和
植株装进盒子，每个动作都轻得像捧
着一颗心。我走过去帮忙，就在他挪
动花盆时，一张小卡片从盆底滑落。

我捡起来一看，字迹歪歪扭扭写
着：“这是爷爷送我的卷柏，又叫‘九死
还魂草’，再干旱也能活。爷爷生病住
院了，我照看它，就像照顾爷爷一样。”

我愣在原地，心里像被铁锤砸了
一下。原来这株被我们嫌弃的“枯
草”，藏着小杉对爷爷的思念。我们嘲
笑它丑，调侃他内向，看着花盆摔碎还
暗自庆幸，却从没留意过，他沉默里藏
着的温柔。

看着小杉沾满泥土的指尖，想起
自己的冷漠与浅薄，羞愧涌上心头。后
悔的泪水再也忍不住，顺着脸颊滚落。
我蹲下身，哽咽着说：“对不起……我们
一起照顾它吧。”

转天，我把卡片的故事讲给同学
们听。从这天起，课间总有同学帮着
小杉给卷柏松土、浇水，它竟然慢慢泛
出了绿意。而我的眼泪，也停留在了
那个下午。

指导教师：王映心

同学们的内心单纯敏感，那激动、沮丧、酸楚的泪水，是无

声的语言，也是成长的印记。每滴泪都藏着与自己和解的故

事：读懂名字里的期许，看懂沉默里的温柔，战胜讲台上的胆

怯，放下嫉妒里的尖刺……眼泪不是软弱，而是心灵诚实的破

土声，滑落瞬间，同学们便悄悄长大一寸。


